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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跟 会会
□冯骥才

今儿，天刚麻糊亮，木头就把两块玉米饼子
揣在怀里，急急忙忙赶往东城外的娘娘宫去。其
实他整整一夜没合眼，躺在炕上，等着天亮，愈等
天亮得愈慢。他今年十八，爹终于答应他去看皇
会。过去不敢，怕他出事。皇会年年挤伤挤死
人。为这个，官府多次禁会。禁了又开，开了又
禁。禁是怕出事，开是不开不行，没皇会像没过
年。

天津临海，使船的人多，分外拿这位海神娘
娘当回事。娘娘可以保佑出海的人平安无事。
海上黑风白浪，弄不好船就翻个儿，一船的人全
喂了鱼。故此，天津人吃鱼，吃完上面，把鱼翻过
来吃下面时，绝不说“翻过来”，忌讳这个“翻”字，
必定要说“划过来”。这个“划”字，就是划船的
划。老百姓有老百姓的讲究。

年年三月二十三日娘娘生日，天津人必办娘
娘会，一连几日给娘娘烧香叩头，还要把娘娘的
雕像从庙里抬出来，满城巡游，散福万家。城里
城外上百道花会，全要上街一展才艺，各逞其能，
亮出绝活，死卖力气，以示庆贺。一时，商家歇
市，万人空巷，争相观赏，举城欢庆。

所谓皇会，是因为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天
津，正赶上娘娘庙出会，看得高兴，赐给各道老会
黄马褂、金项圈和两面龙旗。小百姓哪受过皇上
的赏赐，一受宠就来了劲儿，从此把花会改称为

“皇会”。出会之举也就折腾得一年比一年盛
大。倘若家住天津，没看过皇会，那就是白活了。

木头的爹是位行医的大夫，做人做事也如同
给病人下药，谨小慎微。在当爹的眼里儿子永远
长不大，更何况木头天性木讷，哪敢叫他去看皇
会。今年还是别人提醒他，儿子十八了，别总拿
绳拴着了，这才放行。

可是木头一出东门，就挤进了人群，待他挤
到了娘娘宫前的广场上时，天已大亮。这时候围
在广场周围一圈的住房和店面，全让了出来，给
各道老会化装打扮，等候出会。各会的用具和仪
仗都整整齐齐摆在门外。这些个家伙件件都是
上百年的老东西，旗幡伞盖，各样器物，非常好
看。木头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真开了眼。

忽然一个踩跷的人从他前边走来。这人踩
在高高的跷上，却如走平地。他抬头看，踩跷这
人是个女子，白衣青花，彩带飘垂；头上一圈粉白
月季花，把一张俏皮的小脸儿鲜红娇嫩地烘托出
来，清眉秀眼，樱桃小嘴，极是俊美。忽然她好像
踩到地上的什么，绊了一下，身子一歪，似要跌
倒。木头赶紧一托她的胳膊，扶住了她。她直起
身子时，扭头朝木头一笑。这一笑算谢了他，神
气却仿佛带些娇羞。木头没见过世面，竟然面皮
发热低了头，待抬起头来，只见远近各处都有站
着一些高高的踩跷的人，但不知哪个是刚才那个
踩跷女子了。

大太阳升起，鼓号齐鸣，气氛庄严，出会了。
广场上的人潮水一般往娘娘宫那边涌去。木头
如在大浪里，自己不使劲，别人也帮他用劲。可

是离庙还远着呢，他就被卡在人中间动弹不得。
他个子不高，人瘦没劲儿，只能听到前边人呼人
叫和鼓乐之声，从攒动的人头上边可以看到一些
旗头、吊灯、轿顶、塔尖、花杆从眼前走过；顶稀奇
的是给许多人举着的几口铁锅，乌黑奇大，百姓
纷纷往锅里扔铜钱，这钱是功德钱；钱落锅中，刷
刷如雨。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娘娘起驾。各道护
驾的老会要走在前头。

每年出会的路线不同，木头不懂，只有跟着
人流，叫人推着后背，往前边挤边走。有一阵子，
挤来挤去竟把他挤到前边。忽然一些人，穿黄坎
肩，扎黄包头，用一根挺粗黄绳子把他拦住。一
个黄衣黑脸的大汉朝他厉声喝叫：“挤嘛！后
退！”这人手里还拿着一面三角形的小黄旗朝他
刷地一晃，旗面上绣着三个黑字：黄龙会。原来
这也是一道会。专管出会时道路通畅。此时黄
龙会好像有极大的权力，人人都得听他们的。

跟着，他看到一道道见所未见的老会，又演
又耍，又唱又跳，各逞其能地从眼前走过。每换
一道会，换一番风景。旗幡不同，装扮不同，演艺
不同，曲调不同，除了皇会哪儿还能见到这样的
场面？出会的人强，看会的人也强，很快一些硬
胳膊硬膀子的人把他挤到后边，任嘛也看不到
了。

今天出会，出了庙门，先往宫北。木头一直
被挤到华锦成灯笼铺前，他已经没有劲儿挤到前
边去，正心急的时候，一个声音对他说：“你想不
想到上边去看？那儿正好有个空地方。”

他定睛一瞧，跟他说话的是个中年男子，虽
然穿着夹袄，仍显得身强骨壮。这人龇着一口白
牙朝他笑。天津这里的水碱大，牙白的人不多。
这人手指的地方是一堵矮墙，墙头上边站着四五
个看会的人，靠边正好有一小块空地。墙虽不
高，可木头上不去。那人说：你踩着我，我送你上
去。

木头不肯，但那人豪爽，一条腿蹲下，两手中
指交叉起来，手掌朝上，合成一个托儿，放在腿
上，他执意叫木头踩在他手掌上。木头拗不过
他，刚踩上去，身体离地而起，竟如升天一般，并
把他一直举上墙头。

叫木头惊奇的是，宫前一条大街出会的全
景，都在眼边子下边。待他忽然想到要谢谢这慨
然相助的汉子，汉子却不见了。

若非居高临下，哪里能看清这般出会的阵

势。由宫南到宫北，在这窄仄而弯曲的长街上，
出会的队伍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五彩缤纷地穿
过，有如一条巨大蠕动的长龙。站得高，看得全，
连每一道旗幡上写着的老会的名目都看得一清
二楚。刘园法鼓的飞钹，百忍老会的陀头和茶催
子，同善大乐会吹奏的河洛大乐，西池八仙会唱
的鹤龄曲和长寿歌，都叫木头恨不得再多长一双
眼一对耳朵，可是没看清楚就走过去了。芥园花
音鼓鲜花老会过来时，八抬轿子一般大的鲜花
座，装满了五色鲜花，木头看着奇怪，现在这季节
哪儿来的菊花杜鹃百合牡丹？这花是假花还是
鲜花？只听他身边一个人说：“别光看，拿鼻子
闻。”说话的声音苍哑厚重。

不等他吸气，浓浓的花香扑面而来。
这时他才看到身边是一位胖胖的老爷子，七

十开外，对襟小袄，头扣护耳帽；不是站着，而是
坐在墙头上。他这么大岁数，是怎么上到墙上来
的？只听这老爷子说：“我每年就等这道会。这
个节候，养好这些花，到这时候还叫它们都把花
开开，可不是凡人能干的。你细听，里边还放着
好多虫儿叫唤呢。”然后对木头说：“行了，我看完
这道老会，该回去了。你能扶我下去吗？”

木头是老实人，没想到自己跳下墙之后，怎
么再上来。他朝老爷子点了点头，跳下了墙，然
后抱着老爷子下来，他也没想到这胖老头比口缸
重，往他身上一压，差点把他压趴下，多亏他脚下
一用力，老爷子落了地。老爷子谢了他，过后问
他：

“看几次会了？”
“头回。”
老爷子笑了笑说：“我是玩会的。”然后哑着

嗓音说：“我告你怎么看会。咱天津会多，一二百
道，谁也看不全。你要看哪道会好，就跟着它。
它在里边走，你在外边走。”老爷子往人群中一
指，接着说：“咱天津看会有规矩，人再多，也不能
把道全堵死，挨着墙根总留一条窄道儿。你顺着
走就是了。好，我该回家吃东西了，快晌午了。”

这么快就晌午了？
木头谢过老爷子指点，沿着墙边往前走。忽

然横向一条胡同拥出一群人，不知何人何事，这
群人来势很猛，一下把他冲进街心，一屁股蹲坐
在地上，他摔这一跤，有点发蒙。待定神一看，周
围全是连蹦带跳的高跷腿子。惊慌中，一个耍高
跷的猫腰伸过手，一下把他拉起来。他再一看，

竟然是出会前在宫前广场上，那个险些滑倒，被
他扶了一下的白衣女子。

这么巧，刚才他扶过她一下，现在她拉他一
把。

这时白衣女子也认出他来，竟朝他娇嗔地一
努嘴，含羞掩面地跑走。木头有点犯傻，直直地
立在一圈踩着高跷腿扭来扭去的各样角色中
间。一位围观的人朝他喊：“快出来吧，人家是许
仙的人，没你的事！”大家一阵哄笑。木头这才明
白过来，跑下去，扎到人群里，又钻进巷子里，许
久才出来。

等他回到街上，皇会还在一道道接着演。那
道高跷会早已经演过去了。不知为什么，此时他
心里想看的却只有那道高跷了。他不知这会的
会名，只知道演的是《白蛇传》。他想起刚才那胖
老爷子说的“跟会”，他打定主意，今儿就跟这道
会了。那道会已经走远，只有快步追上。可是快
到了北大街出口的地方，混混儿打架，把路堵
死。他窝在人群里干着急，急也没用。渐渐日头
偏西，他一早从家里出来，已经快一天了。

木头这才感觉到自己肚空腿软，忙把怀里
的玉米饼子掏出来吃了；有尿憋着，找个茅厕撒
掉。再找个石头台阶上坐一坐，渐渐觉得身子
舒服，人精神了，刚好路开，他就来到了大胡
同。这一带路宽地阔，是演会的好地方。在重
重叠叠的人群中，他一眼看到一处跳高跷的，正
是白娘子那道会。他跑过去，却挤不到跟前。
幸好高跷高，起码能看见上边一半。远远见白
娘子踩着锣鼓点儿，如同云中小燕，随风飘舞，
上下翻飞，引来阵阵叫好。这女子竟有这样好
的身手！

再往前的行会路线，就是由大胡同，经锅店
街，穿估衣街，到针市街了。这一条道两边全是
大字号的商铺。大买卖家事先早派人去到一些
有名气的老会会所里，拜会头，下帖子，使钱，表
示出会那天，一定要截会看会。依照规矩，逢到
有人截会，出会的队伍就得停下来；人家截哪道
会，哪道会就得给人家好好演一场。这便使木头
把白娘子看够。

从围观者议论中，不仅知道了这道会来自葛
沽，他们的高跷归属“海下”一派；还懂得了这演
白蛇的女子的一招一式是嘛名目，跪叉盘叉摔叉
跳叉回头叉趴地虎，招招惊险、超绝、奇盈、飘
逸。尤其那身段扭起来，又强劲又妩媚，叫他惊
奇与钦佩。木头愈看愈看不够，这就一直跟到针
市街口。

此刻天已近暮，各会的兴致犹然未尽。本地
的各会还要随同娘娘的鸾驾入城，出城，回宫，外
县献演来的各会走到这里，大都在这里散了。葛
沽的高跷自然也撤出了出会的队伍。

木头一直跟在这道高跷会后边，再往西，渐
渐僻静。不远的地方是个小院。皇会出会时，周
边乡镇的会，在城里没有“会窝子”，都是在城边
租一个小院放家伙，再租几间房住人。

木头看他们进一个小院，坐在高凳上解下腿
子。再从高凳下来，坐到矮凳上。踩了一天的
跷，解下腿子后一时都走不了路，坐在那里喝茶
抽烟，歇歇腿脚缓缓劲儿。院里有几个随会而来
的本乡妇女侍候他们。把他们脱下来的汗湿的
衣服晾在院中的绳子上，大口噗噗地喷了酒，好
去汗味儿。

木头不敢进院，一直躲在外边一棵老柳树
下，等候那白衣女子出来。他只想看一看这个上
了妆无比艳美、妩媚、英武、奇绝的人，落了妆怎
样俊秀非凡。

他等着院里的人一个个走出来，却一直没等
到她出来。他有点心急。

直到院静人空。一个守门的老人出来关大
门时，木头上去问：刚刚那个演白娘子的人呢，怎
么没见她出来？

守门人说：“最后出来的一个就是呀。”
木头很诧异，说：“那是个瘦高结实的汉子，

穿青布袄。”
守门人说：“正是。”
木头更诧异，说：“怎么是个男的？我说的是

白娘子——女的！”
守门人一听一怔，随后笑道：“我们高跷会从

来不准女人入会。演女的，全是男扮女装。”
木头还有点不甘心，问道：“他是做什么的？”
守门人说：“使船的，若不是整天站在船板上

晃来晃去，哪有那么好的腿脚。”
老人说完扭头进门，把门关上。木头站了好

一会儿，满脑袋花花绿绿，还在发蒙。
（摘自《俗世奇人（叁）》，冯骥才著，作家出版

社2020年1月出版）

把王维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无疑是十分
公允的。作为“诗佛”，他的诗格清雅，文风澹逸，
意象悠远，很多诗句脍炙人口，人们耳熟能详，经
久传诵；作为绘画艺术大家，他擅画人物、山水、
丛竹等，从他开始由绘画写实趋变为写意，意境

“出于象外”，开创了中国“文人画”先河；他还肆
意宫商，精通音韵律吕；深研禅学，堪比高僧大
德。但1300多年过去，王维在正史、野史中的材
料都极为匮乏，即使有，其说法也褒贬不一，甚至
相互矛盾。这就使王维的形象变得模糊，也造成
了一些损害。作家哲夫花费3年多时间，精心收
集、研读王维素材，苦修诗词，进益禅学，到处请
教专家、实地踏访，又详细考证、索微钩沉，把王
维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情景之中，围绕尽人皆
知的一些典型事件，紧扣王维诗歌创作脉络，以
艺术家的想象，评论家的理性，文学家的才情，描
绘之，渲染之，推演之，佐证之，挖掘之，在《辋川
烟云·王维传》这部著作中，成功地塑造和还原了
王维具有浓浓“烟火气”的平凡而非凡的艺术人
生。

“凡人”王维

作为与李白、杜甫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他
们的诗歌艺术成就各有千秋，难分高下。哲夫则
重点从道德人性的角度诠释了王维的不同。王
维在三位诗人中，大概是最有“烟火气”本质的一
位。

最重要的是活着。王维 9岁时父亲即病
故。作为家中长子，他不得不15岁就游学长安，
同大唐众多莘莘学子一样刻苦学习，期待早日考
取功名，养活自己，赡养母亲，苫护弟妹。一次突
发的“黄狮子”事件，他被从“太乐丞”贬到济州当
了一名库管员。在偏僻荒凉、被人遗忘的济州，
他“此去欲何言，穷边徇微禄”，多年兢兢业业，不
忧不惧，不怨不恨，默默做好分内工作。“安史之
乱”爆发，王维无奈接受伪职，却通过吃哑药、泻
药不断折磨自己，拒绝真心投诚，还昂然写《凝碧
池》称颂乐师雷海青的舍生取义。此后，王维因
受伪职没有以死明志而终身忏悔。哲夫理解王
维，理解王维的矛盾和困境，理解人生的曲折和
艰难，他认为有的人可能是山，有的人可能如水，

“山与水合到一起才是江山”。这样的论述无疑
令人耳目一新。

至真至情。王维非常敬重他含辛茹苦的母
亲。为回报母亲，王维精心构筑了辋川别业，并
把母亲接到一起居住；母亲去世，他把母亲安葬
在辋川别业里的清源寺；他死前的遗嘱，就是要
求必须埋在母亲坟边永远奉侍。王维对倏然去
世的妻子尤其一往情深。王维的婚姻其实很短
暂，不过一年多时间，但妻子亡故后，他不续弦不

纳妾，更不像大多唐朝士大夫们一样蓄养“樊
素”、“小蛮”，“身兼了杜甫的不弃，柳宗元的不
娶”，恪守爱的坚贞。这样的王维至今难有匹敌，
完全称得上一个至真至情至纯至善之人。

爱憎分明。王维与杜甫、孟浩然、裴迪、崔兴
宗、綦勿潜等众多诗人关系莫逆，多有诗歌唱和，
他甚至还为乐师李龟年、农夫赵叟作诗。但令人
惊讶的是，他曾与“诗仙”李白同朝为官，却没有
给李白留下片言只语。有人认为此系他与李白
是玉真公主情敌的缘故。但哲夫研究后认为，

“情敌说”纯属无稽之谈。真正原因应该是，李白
出道前期多有诗歌“抄袭”摹仿他人，包括抄袭崔
颢的《黄雀楼》，也包括王维的《少年行》等，王维
对这种人不感冒，从而不屑与之交往。作家还认
定王维对陶渊明其实也并不以为然。哲夫通过
王维的《劝魏居士书》一文，指出王维鄙视陶渊明
的原因：“不为五斗米折腰”只是陶渊明逞一时之
性，得时人一时之夸赞，却陷自己于一生之不仁
不义，不和佛道，也不合人道！

唐诗巨擘王维

凡上过学的人都知道王维。他的诗清雅别
致，隽永朴实，脍炙人口。如《江上逢李龟年》“红
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
思。”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
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如《山居秋暝》《使至塞

上》《山中》《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等，都能给
读者一种深刻而轻松的美的享受。阅读哲夫的
《辋川烟云·王维传》，给我这样一种认识：王维是
唐诗巨擘！

形成规矩。唐诗格律是从武则天时期沈佺
期、宋之问提出顺黏格式才基本定型。但因初
定，能写出全合格律的诗人少之又少。王维是第
一个“起承转合自如，平仄一丝不苟”的大诗人。
明代文学评论家高棅《唐诗品汇》如此评价，“五
古七古，以王维为名家；五律七律五排五绝，以王
维为正宗，七绝以王维为羽翼”。唐代宗李豫看
了王缙为其兄所辑录的《王右丞集》，郑重御题：

“天下文宗”！
创新诗体。王维一生中写了400多首优秀

的五古五律五排五绝，七古七绝七律等诗歌，他
写了如《观猎》《从军行》《老将行》《陇西行》等边
塞诗，开启了唐代的边塞诗派；他写了诸多田园
山水诗，成了陶渊明之后历史上最著名的山水田
园诗人。但人们容易忽视的是，王维还一直倡导
并积极创新诗体。王维在出使新秦郡时写过《新
秦郡松树歌》，民歌风格，清人王夫子评价“不愧
汉人乐府”。他还写了《榆树郡歌》五言七言混
搭。尤其哲夫鉴别了大量诗歌后发现，王维的
《鱼山神女祠歌二首》，是一首上承楚风、下启宋
词的承上启下的唐代重要诗作。

具有宇宙观的诗人。1000多年前，王维就
超越了风景、情景、意境和心境的羁绊，具有了明
确的宇宙观。他在《苦热》中，面对“赤日满天地，
火云成山岳。草木尽焦卷，川泽皆竭涸”，竟能

“思出宇宙外，旷然在廖廓”。哲夫认为，“王维总
能够跳出五行，以芥子而思及须弥，从细微处阅
无数量，察天地万物之链接，环环推之，由小而见
大，自有限而及于无穷”。大概也只有长期从事
环保文学写作的哲夫，才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和
观照之情吧。

国画大师王维

王维的绘画造诣极深，北宋《宣和画谱》就收
有他的11幅画作。他师从吴道子，擅画人物、山
水及丛竹。但他绘画从来不拘成法，敢于“出于
象外”，善于创新，心之所适，唯心所画，从而赋予
绘画更多的文化、思想、情感及哲学等多种艺术

真味。因而后世把他誉为“南画之宗”，“文人画
之祖”。作家哲夫夹叙夹议，多角度刻画出一位
唐代绘画的艺术大师。

最早画竹画雪的画家。大概受禅宗“青青翠
竹，总是法身”、南朝文士“不可一日无竹”和爱妻
葬于竹乡淇上的共同影响，王维知竹，惜竹，爱
竹，也画竹。宋代苏东坡曾在开化寺东塔看到过
王维画的竹画并题诗《观王维吴道子画》。王维
还特别喜欢画雪景，中国美术史记载他的雪画就
有《雪溪图》和《江山霁雪图》。他还为孟浩然造
像，为十八罗汉造像等等。由于强大的影响力，
自王维始，竹画雪画甚至十八罗汉画等都成为相
对独立的绘画题材，至今成为很多画家的挚爱。
因而可以说，王维引领了一种可以穿越千载的经
久的绘画时尚。

开“文人画”先河。王维虽然师法吴道子，
“其画山水树石，踪似吴生”，但王维画山水绝不
亦步亦趋，唯师独钟。而是师法自然，师法心相，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叫技法为我所用，以致
“风致特出”。他的《辋川图》就采用叙事诗式的
连景处理法，诗书画首次融为一体，既展示了游
景山水的实际状态，呈现了庄园生活的内在悟道
过程，还创造了一种山水画的全新画法。后人公
认他在中国山水画有两个主要创建：一是“皴染
法”，二是“泼墨法”，这就极大地继承、丰富和拓
展了传统中国画的技法，首开写实向写意的文人
化方向转变。

禅学者王维

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只知道王维是“诗佛”、
“文人画之祖”，可能并不清楚他还是一位不逊于
高僧大德的唐代著名禅学者。王维母亲是位虔
诚的佛教徒，一心向善，因此给他取名也来自佛
经《维摩诘经》。家风习染，王维一生也茹素戒
杀，精研禅学，当居家善人。他修禅，悟禅，释禅，
弘禅，还努力用所学禅学自利利他。哲夫在传记
中巧妙地还原了王维的禅者身份。

诗意宣禅。对于王维来说，悟禅是他生活的
一部分，诗歌创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是禅，
生活也是诗。因而王维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浸透
着似有似无、若即若离而须臾不可离的禅意。无
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无论“湖上一回

首，山青卷白云”，无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
圆”，无论“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等等，看似
简单朴素如日常生活，都能叫人感到天机自然，
自然而然，却又天机藏禅趣。

禅画争议。中国美术史最被争议的作品估
计就是王维的《袁安卧雪图》了。袁安卧雪出自
一个很多人熟悉的典故，本文不做赘述。该画最
大的争议在于，雪地里却有本应生长于南方的青
翠芭蕉，与自然相悖。1000多年来，宋代大儒朱
熹认为王维“误画了芭蕉”，杨万里写诗“雪里芭
蕉笑杀侬”相讥讽，明代谢肇淛《文海披沙》以此
警示后学“少不检点，便有纰缪”……当然也有很
多人理解王维，如宋代释惠洪、明代画家徐渭、清
代画家金农等。但作家哲夫有自己的独到的更
接近真相的看法：这是王维萃取《维摩诘经》中

“是身如芭蕉，中无有坚”之意向，反其意而用
之！当然，笔者以为，这也可能是禅者王维最有
深意的一招：从另一个角度，千余年来一直在不
遗余力地宣扬着禅理。

为禅宗六祖写碑。作为唐代最著名的诗
人、画家和禅者，王维为很多佛教徒写过序、
文、碑。最有名的当属他为禅宗六祖慧能所写
的《能禅师碑》。传记认为，王维与禅宗南北两派
关系都很好。他的母亲就拜了北派祖师神秀的
大弟子大照禅师为师。王维跟南派菏泽宗祖师
神会法师关系密切。神会法师是六祖慧能的弟
子，因其推崇王维的禅学、道德和文章，故请
王维为六祖立传。在碑传中，王维既对禅宗进
行阐释，也有自己对禅理的体认，契证觉悟，
法缘殊胜！

王维的艺术才华是全方位的，而且也都是最
高层次的，随便拎出一项就是大师级别。哪怕是
音乐。王维堪称音乐世家出身。他的爷爷王胄
就是初唐的大音乐家，当过朝廷的协律郎。而王
维考中状元后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太乐丞，掌
管朝廷各种仪式乐典和乐人籍薄。王维擅弹古
琴、琵琶，曾作名曲《郁轮袍》。王维虽然只活了
63岁，但1200多年来，艺术巨人王维从来没有
离开过我们。作家哲夫说，“他把诗书画乐提升
到了人类哲学的高度”，“完成了对人类生存价值
和意义的反思”。

愚以为，若果真如哲夫所述，王维必将不朽！

重新认识艺术巨人王维
——读哲夫《辋川烟云·王维传》 □曾 强


